
前言

房屋問題始終困擾著香港人。樓價飆升，窒礙了生活空

間；有瓦遮頭已經是萬幸，不少人居於劏房，連一扇窗

也沒有，即使房間有窗，想看到一片藍天也是奢望。

訪問蘇玉華本來只計劃談話劇，她趁中年再出發，與志

同道合的朋友策劃了一個舞台劇的實驗計劃。除了訪問

她，還訪問了她兩位拍檔。怎知整個訪問最觸動我的一

句，是由她的戰友潘燦良說出：「導演希望排練室能夠有

窗戶。」

談藝術未必是每一個讀者的那杯茶，談舞台劇生存也未

必能引起普羅大眾的共鳴，但談房子侷促，卻能接通全

香港人的神經線。我們受夠了吃人的生存狀況：房子的

狹小、空間的擠壓、繃緊的生活節奏。舞台劇演員應得

的一扇窗，彷彿是香港人生活之難的一種隱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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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一扇窗，我們可以看到四時變遷，感受氣候變化，觀察日出日

落。一扇窗不只提供了新鮮空氣與耀眼陽光，還有其心靈喻意：透過

一扇窗，我們可以與世界接觸，與大自然契合，也能讓我們有足夠的

距離去審視自己內心。

英國女作家吳爾芙在《自己的房間》裡寫道，女人寫作一定要有自己

的房間和每年五百英鎊收入。不只女人，演員也需要一間有陽光灑進

來的排練室，香港人更需要一扇能眺望遠方的窗口，讓我們逃離封閉

單一幽暗的生活套路。

蘇玉華家住清水灣，出外她常開車。行經將軍澳隧道，她搖下車窗，

掏出三元隧道費交給職員，這麼微小的動作她也會珍惜，尤其碰到熟

悉的收費員，一位相熟的肥姐姐，肥姐姐會興高采烈跟她打招呼：「哎

吖，阿蘇，早晨呀，去邊呀！」阿蘇就會跟她閒話家常。她覺得，這種

人與人的接觸，要比用八達通「嘟」一下就完事更有價值。

她的價值和別人的不一樣。今時今日做演藝界，不能不搞好微博

戶口，以便儲夠粉絲，工作機會才會找上門，她卻沒有開通微博，她

形容是一種「選擇」。即使是臉書也是有限度經營，蘇玉華覺得她的時

間精力寶貴，尤其年紀不輕，更要精挑細選怎樣過生活。

這幾年，父親離世，她暫停和無綫電視的合作，專心搞好一個戲

劇計劃。這個計劃核心成員只有三人，包括男友潘燦良和演藝學院師

兄張志偉。他們計劃每年製作一套精緻劇作，不是嘩眾取寵，不要假

大空，不想言過其實，而是純粹的、在有限資源內實踐舞台劇應有的

狀態：演員有一份完整的劇本去研讀，團隊薪金合理，排練室有陽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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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藝界和話劇界的狀況，恍如香港社會縮影：愈來愈惡劣的生存

環境，愈來愈多人的熱情受挫敗，愈來愈多本應如此的東西正在瓦

解，包括所謂「獅子山下精神」1 也變了質。對這一切，蘇玉華有切膚之

痛，但她覺得不滿過後、發完牢騷，藝術工作者可以用創意回應時代

的衰敗：「即使（客觀環境惡劣得像）是一嚿屎，我們如何能夠在一嚿屎

裡面，變出一朵花出來？」

這天蘇玉華腳踏希臘皮革涼鞋，肩掛藤織手袋，身穿麻質連身

裙和外套。衣服的品牌她不清楚，只記得在日本購買，我們

翻開衣領看，她才第一次留意到牌子，日本小店出品。品質好的東

西，不需要別人知道，蘇玉華心中有數。訪問中她強調，自己重視

「quality work」。

過去二十多年，蘇玉華遊走於電視和舞台，近年拍劇貴精不貴

多，剛播完的《平安谷》2 是無綫少有質素之作，也是暫別之作：「隨

著年紀增長，我愈來愈不能承受沒有quality的工作了。」

1 香港電台在七十年代初製作一系列《獅子山下》處境實況劇，劇集內容圍

繞草根階層在香港的生活境況。1979年，填詞人黃霑為《獅子山下》一曲

譜詞，歌手羅文演唱，家傳戶曉，此曲在九七回歸活動中常被選作主題

曲。所謂「獅子山下精神」乃是由普及文化中提取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價值，

大意謂港人拼搏上進，成就了由漁港轉變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傳奇。但隨著

香港貧富懸殊加劇、政治撕裂等社會問題湧現，有人反問這精神在現今香

港是否消亡了，也有人認為再談這種精神反而令社會不公義合理化，猶如

進一步欺壓。

2 2018年1月，無綫電視播放20集電視連續劇《平安谷之詭谷傳說》，內容

為民初一偏僻村莊重男輕女的故事，一對放洋回鄉的夫婦嘗試改變封建傳

統，引發鬧鬼疑雲。評論指，此劇的女權主題讓觀眾耳目一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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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形容，舞台是她的養份來源，一有空閒時間，她會參加演技

工作坊、到外國看話劇。雖然近年香港舞台劇發展蓬勃，出品數量

多，但質素不一，她不想觀眾失望：「試想想，看舞台劇是多麼『朝

聖』的一件事，觀眾早幾個月已買定票，劃好某一個夜晚的數小時

檔期，準時下班，吃好晚飯，聚精會神入場，是幾咁神聖和純潔，

如果看到垃圾，你是不是想殺人？」

和蘇玉華做訪問，是享受。只需十分鐘，她就跟你熟絡，談得

興起，會豪邁地把雙腳擱在茶几上，聲線高低抑揚，隨時角色扮

演，遇上情感強烈，會忽然彈出一句英語：“I don’t care!” “I love it 

SO much!” 激動時她連珠炮發，忽爾來個急停，節奏感強烈，如同

一台戲，只不過她在演一個忠實的自己。

蘇玉華口中，有一位她很欣賞的「師兄」張志偉Harry。張是

1990年演藝學院畢業生，早年創立「演戲家族」，3 曾任藝術中心節目

經理，九七前已遠赴英國生活。雖然張志偉在異地，但和蘇玉華、

潘燦良一直緊密聯繫，有時張回港短聚，有時蘇、潘二人去英國旅

行，大家會見面。

三人只要聚頭，便有說不完的話題，尤其關於香港劇場生態：

藝術工作者生存艱難，劇團要找資助，要處理大量文件工作；演員

生計困難於是找兼職，變相影響排戲出席率。不過不滿現狀，抱怨

容易，坐言起行做事卻不易。

蘇玉華說，他們2014年開始醞釀，很快又推翻自己：「我和潘

燦良都是演員，演員這個崗位較被動，如同一粒螺絲，我們不懂得

3 香港演藝學院一批畢業生於1991年成立的專業劇團「演戲家族」，早期以

演出翻譯的外國劇作為主，於1993底推出本地原創音樂劇《遇上一九四一

的女孩》大受歡迎。劇團至今仍然運作，主打音樂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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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做一個製作。票房呀，盤數呀，小至印張海報賣個廣告，我們

都茫無頭緒。」三人之中，潘燦良性格最審慎，猶如一個哲學人，

他飾演問到底的那位：「坊間也有很多劇團和製作，我們的存在價

值是甚麼？我們究竟想做一件怎樣的事？」

為了回答這條哲學題，張志偉提出一個「巴黎凱旋門」概念。

「我們一班成熟的演員，各自在崗位上營營役役，難聚首交流。我

們想做一個平台，透過票房支持，令我們有條件營造一個小天地，

畀不同藝術工作者入來聚頭，就好像巴黎凱旋門，它接通了十二條

不同走向的大道，迎來四方八面的車輛，在此交匯又再出發。」後

來計劃被命名為Project Roundabout（迴旋處的意思），為期三年，每

年做一個製作。蘇玉華說，核心成員雖然得三個，但他們想成為一

個開放的、自由的、彈性的平台，歡迎不同人來交流。

拉扯了幾年，蘇和潘都說，若不是一直做開監製的張志偉催

迫，難以成事。蘇玉華扮演張志偉在視像電話越洋咆吼一幕：「我

哋都一把年紀，仲有幾多時間吹水？唔好再講啦，做啦！」計劃終

在2016年初落實，三人同意拆掉架構，平起平坐，商討大小事

務。蘇玉華性格爽朗，應變快，待人接物能力高；潘燦良務實穩

重，深思熟慮；張志偉執行能力強。有劇場中人說，如果這是球

場，蘇是前鋒、潘是後衛、張是教練。

去年（2017）8月，第一個製作《謊言》4 首演，改編自法國編劇

4 霍里安．齊勒（Florian Zeller）被譽為歐洲最受注目的年輕小說家和劇作

家，至2018年、未夠40歲已創作了五本小說和逾十齣戲劇，獲得多個大

獎。《謊言》劇作原名La Verite（真相的意思），2011年於巴黎首演，叫好

叫座，並於歐洲各國演出。其另一作品《父親》以老人失智症為主題，亦

於2017年由香港話劇團以粵語演出，並獲得「香港舞台劇獎」悲劇／正劇

組最佳男主角（毛俊輝）、最佳導演（馮蔚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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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orian Zeller作品，劇情談男女關係，夫婦互相欺騙，探討事實和

真相是甚麼。上演的壽臣劇院只有400多座位，一個半小時製作，

佈景精簡，節奏明快，把觀眾的注意力帶回四位演員的演技上。

《謊言》剛獲得香港舞台劇獎年度優秀製作，並獲最佳男配角（喜／

鬧劇）獎，今年6月還會重演18場。

蘇玉華說，希望製作的每一個細節都能做到理想狀態。潘燦良

透露，他們本來有一間排練室是免費的，但導演看過那裡密不透

光，比較侷促，於是去挑選幾間排練室，終於選了一間有窗戶的，

讓導演可以舒服地創作。潘說：「在香港劇場，這是苛求，有排練

室已經好，點會仲可以有得揀？雖然要花錢去租，但我們覺得值

蘇玉華（攝影：馮凱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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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。」幸好首演25場爆滿，票房讓他們可以負擔到各種開支，三人

都鬆一口氣。今年底將有第二個戲出台，團隊已在構思第三年的劇

目，蘇玉華賣關子：「我們會一步一步挑戰難度，第三年的作品，

無論對演員或是觀眾，都有較高要求。」

不想妥協，也要平衡團隊需要、藝術水平追求、觀眾感受，以

這些考慮去建立一種理想的觀賞經驗，過程中他們有些東西願意投

資，有些東西則排除了。兩位演員知名度足夠，卻沒有過度商業

味，沒有把事情變得庸俗。

在「假大空」年代追求純粹

蘇玉華說：「我們想件事有咁純粹得咁純粹，as pure as possible。」

筆者問：「年紀大了，更難吧？」蘇斬釘截鐵：「就是年紀大，才愈

來愈想要這種純粹。因為這是一個『假大空』的年代，愈純粹去做

一件事愈難得，過度商業化會被騎劫。能夠好乾淨好純粹咁去處理

人生和戲劇，是很難得的。」筆者問，會不會太理想化？「理想是用

來追求的！未必達到，但要試，不只是為個人，而是為整體。」她

強調，他們不是要樹立甚麼模範，也不是要批評他人，而是想跟從

自己理念來實踐一個夢。

首演之後，蘇玉華在臉書寫道：「（整個過程）我都感受到一 

種溫柔、輕盈、沒有過份喧嘩……我徹底愛上了這班人和這個合

作。對。是合作。是每個人每個崗位都同樣重要……又彼此尊重

的合作。」

如此美好的境界，蘇玉華又為何把多年青春投入公仔箱？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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